
翻譯、國族、性別
—晚清女作家湯紅紱翻譯小說的文化譯寫

崔文東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研究助理教授

一、前言

關於晚清「小說界革命」，今人已耳熟能詳，梁啟超 (1873-1929) 振臂一

呼，以小說為救亡與啟蒙的工具，提升了小說的地位，引發了翻譯、創作小說的

風潮
1
。在此期間，女性也開始投身小說界，涓滴成流。目前學界已關注到薛紹

徽 (1866-1911)、黃翠凝 (1875-?)、王妙如 (1878?-1904?)、邵振華 (1881-?) 等人的

小說創作或翻譯，相形之下，另一位女作家湯紅紱卻聲名不彰
2
。

	 本文初稿宣讀於「二〇一三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二〇一五至二〇一六

年，筆者蒙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於哈佛大學圖書館收集、調閱大量明治日本報刊材料，得

以完善本文論述，在此敬致謝忱。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輯委員會提供修改意見，筆者亦衷

心感謝。
1 參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頁 1-23；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5 年），頁 65-146。

2 郭延禮的研究以綜論為主，涉及前述諸位女小說家。王德威曾論述王妙如所撰長篇小說
《女獄花》(1904) 展示的女權思想。黃錦珠詳細討論了王妙如、邵振華、黃翠凝等女小
說家的生平與創作特色。錢南秀的近著則全面考察了薛紹徽的著述，其中包括翻譯小說

《八十日環遊記》(1900)。郭延禮：〈女性在 20 世紀初期的文學翻譯成就〉，《中國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 年第 3 期，頁 38-50；〈20 世紀初中國女性小說家群體論〉，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頁 1-15；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
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2003 年），頁 218-221；黃錦珠：
《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家小說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4年）；
Nanxiu Qian, Politics, Poetics, 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 Xue Shaohui and the Er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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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較之其他女小說家，湯紅紱毫不遜色。根據筆者的發現
3
，她本名

湯紱，自號紅紱女史，杭州仁和人，生卒年不詳。一九○三年夏東渡日本，就

讀於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
4
，一九○七年秋因病回國。據她自稱，因為「二三舊

友，欲延予為擷秀女塾教授，再三辭不獲」，遂投身於女子教育事業，又由於

「上課之暇，諸生每欲予譯述一二短篇小說，以資談助」，從而走上小說翻譯之

路
5
。湯紅紱一人身兼女留學生、女教師與女小說家三種角色，可謂晚清新女性

的代表。

與此同時，湯紅紱著譯兼備，堪稱難能可貴。她留下〈旅順土牢之勇士〉、

〈女露兵〉、〈（朝鮮故事）龍宮使者〉、〈無人島大王〉等四篇「短篇小說」

譯作，還創作了章回體長篇《（滑稽小說）蟹公子》。前兩種結集為《旅順雙傑

傳》
6
，其他作品則連載於《民呼日報圖畫》

7
，皆發表於一九○九年。此後湯红

紱的小說事業戛然而止，餘下《旅順雙傑傳》繼續流傳
8
。民國初年，南社社員

Refo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 《旅順雙傑傳》之譯者序是目前所見關於湯紅紱生平的唯一資料。湯紅紱：〈旅順雙傑傳
序〉，收入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雙傑傳》（上海：世界社，1909 年）。

4 湯紅紱將在日就讀的學校寫作「東京女子師範學校」，有兩種可能：其一為一八七五年
設立的東京女子師範學校，一八九〇至一九〇八年稱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隨後改稱東京

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為御茶之水女子大學前身。其二為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一九〇〇年

建校，為東京學藝大學前身之一。根據晚清留日學生姓名表，「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一般

稱作「女子高師」，「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則稱「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兩相對照，可

以推斷湯紅紱就讀於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參見佚名編：《清末各省官自費留日學生姓名

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50 輯），頁 299、317。
可惜筆者在此類晚清留日學生名冊中未能尋得湯紅紱的蹤跡，而東京學藝大學所藏學生檔

案迄今尚未公開，校史著作也未涉及晚清中國留學生。
5 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頁 1。關於湯紅紱任教的擷秀女塾，筆者迄今未能尋得相關
信息。

6 押川春浪：〈旅順土牢之勇士〉、龍水齋貞一：〈女露兵〉，均收入仁和湯女士紱譯：
《旅順雙傑傳》。後一篇原著者有誤，詳見下節分析。

7 紅紱女史譯：〈（朝鮮故事）龍宮使者〉，《民呼日報圖畫》第 2-15 號（1909 年 5 月
16-30 日）；小波重譯，紅紱節譯：〈無人島大王〉，《民呼日報圖畫》第 30-44 號
（1909 年6 月 13-27 日）；紅紱女史：《（滑稽小說）蟹公子》，《民呼日報圖畫》
第 45-89 號（1909 年 6 月 28 日—8 月 11 日）。《民呼日報圖畫》為《民呼日報》附送
的單張畫報，參見陳平原：《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之外》（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4 年），頁 301-311。本文引用之《民呼日報圖畫》，見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
叢編．民呼日報》（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 年）。

8 〈龍宮使者〉後來亦有轉載版本，紅紱：〈龍宫出使大臣〉，《禮拜三》第 1-2 期（1914
年 7 月）。但半途而廢，流傳不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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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瀛洲編輯、小說家吳綺緣 (1899-1949) 評點的小說集《愛國英雄小史》即收入

〈旅順土牢之勇士〉、〈女露兵〉。無獨有偶，南社詩人胡懷琛 (1886-1938) 亦

將其納入小說集《中國女子小說》。兩書不斷再版，廣受歡迎
9
。兩篇小說更經

由後者流傳到日治時期的臺灣，轉載於一九二一年的《臺灣日日新報》
10
。

若是仔細研讀湯紅紱的作品，我們會發現〈旅順土牢之勇士〉、〈女露兵〉

與〈無人島大王〉屬於同一系列，關涉明治日本與晚清中國諸多文學文化潮流，

意蘊尤為豐富
11
。首先，三部譯作同出一源，與明治日本戰爭文學息息相關，又

對接了晚清「小說界革命」與「女界革命」的思路。近年學界關於晚清跨文化翻

譯的研究，已經涵蓋維多利亞英國與明治日本言情小說、英國探險小說以及日本

教育小說等諸多文類
12
。至於明治日本戰爭文學的中譯，目前僅見圍繞留日學生

黃郛 (1880-1936) 所譯戰記小說《旅順實戰記》(1909) 的討論13
。湯譯小說實為女

作家投身戰爭文學翻譯的難得範例，值得深入考察。其次，三部譯作主題高度一

致，均著力塑造域外愛國英雄，宣揚國族論述、女權論述。史家關於此類晚清思

潮的研究豐富而深入
14
，但較少以翻譯小說為分析對象，女性的聲音也依然有待

9 王瀛洲編輯，吳綺緣評點：《愛國英雄小史》（上海：交通圖書館，一九一七年初版，
一九一九年再版，一九二一年三版）、《愛國英雄》（上海：全民書局，一九二八年四

版）。波羅奢館主人：《中國女子小說》（上海：廣益書局，一九一九年初版，一九二三

年再版）。前者潤飾了小說字句，且在文末增加了吳綺緣的評點，後者則將〈旅順土牢之

勇士〉改題為〈旅順勇士〉。
10 〈旅順勇士〉，《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21 年 8 月 27 日— 9 月 4 日）；〈女露
兵〉，《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21 年 9 月 13 日—23 日）。均收入吳福助主編：《日
治時期臺灣小說彙編》（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8 年），第 11 冊，頁 362-402。就
〈旅順勇士〉這一題目來看，《臺灣日日新報》應該錄自《中國女子小說》。

11 〈龍宮使者〉與《蟹公子》風格類似，均為諷刺小說。《蟹公子》為章回體，但是以文言
寫就。

12 潘少瑜：〈維多利亞《紅樓夢》：晚清翻譯小說《紅淚影》的文學系譜與文化譯寫〉，
《臺大中文學報》第 39 期（2012 年 12 月），頁 247-294；李歐梵：〈林紓與哈葛德—翻

譯的文化政治〉，收入彭小妍主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

西方》（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 年），頁 21-69；陳宏淑：〈翻譯「教 
師」—日系教育小說中受到雙重文化影響的教師典範〉，《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 46 期（2015 年 3 月），頁 31-62。
13 董炳月：《「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頁 79-84、87-91；藤村裕一郎：〈一本「戰記」小說的日中轉換—從《肉彈》到

《旅順實戰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 年第 2 期，頁 44-57。
14 關於晚清國族論述，參見黃克武：〈魂歸何處？梁啟超與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再
思考〉，《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年），頁 193-216；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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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湯譯小說具體而微地展示了女作家與國族、女權的糾葛，譯者對於人物、

情節的調整，亦見證了域外與本土、傳統與新潮的磨合，因而值得珍視。最後，

三部譯作的體式亦如出一轍。湯紅紱乃是受到晚清傳記著譯熱潮影響
15
，仿效傳

記重塑了譯作的形式特徵。關於傳統文類滲入晚清小說，學者早有論述
16
；至於

晚清小說與傳記的遇合，學界則尚未觸及。湯紅紱引傳記入小說的嘗試恰好為我

們提供機會，藉以探討小說與傳記兩種文類的融通，闡發此一文學現象的內涵。

如此看來，湯紅紱的翻譯小說深深嵌入晚清文化語境中，帶有鮮明的時代印

記，可謂文化譯寫的典範。筆者以此視角切入，先探究湯紅紱怎樣融合明治日本

戰爭文學與晚清「小說界革命」、「女界革命」的思路，展現出怎樣的翻譯動

機。隨後釐析湯紅紱如何譯寫原著英雄人物展現的道德觀念，如何調和原著戰爭

意識形態、晚清國族論述、女權論述以及儒家思想。進而探討湯紅紱如何因應譯

作的主題，化用傳記體式，重構小說文類形態，並闡述此一譯寫策略如何重塑小

說文本的功能與定位。在論述的過程中，筆者會著重關注湯紅紱塑造男女英雄時

體現的性別差異，以及調和道德觀念、重構文類形態時流露的傳統思維。

二、文化潮流的融合：以明治日本戰爭文學熱潮與晚清「小說

界革命」、「女界革命」為背景

若要深入研究湯譯小說，必須首先考訂其文本源流。經過筆者的探求，可

以確認〈旅順土牢之勇士〉、〈女露兵〉、〈無人島大王〉分別譯自押川春浪

繼東：〈在中國發現武士道—梁啟超的嘗試〉，《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7 卷
第 2期（2010 年 12 月），頁 219-254；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
傳統的發明與越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85 期（2011 年12 月），頁 51-88。關
於晚清「女界革命」，參見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4 年）、《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
Joan Judge,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 關於晚清傳記著譯熱潮，參見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北京：中

華書局，2006 年），頁 129-142；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

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2000 年 6 月），頁 77-158；夏曉
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Joan Judge,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16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59-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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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1914) 著〈（戰爭冒險譚）土牢の勇士〉(1905)17
、真龍齋貞水 (1861-1917)

著〈（家庭講談）女露兵〉(1905)18
，以及巖谷小波 (1870-1933) 著〈無人島大

王：ロビンソン漂流記〉(1899)19
。湯紅紱選取這三部日文作品，是有意為之，

還是信手拈來？要解答此問題，必須追溯原著作家與戰爭文學的因緣，探究湯紅

紱對於中日文化潮流的看法。

就今日的眼光來看，三部日文原著的作者皆是明治時代的「暢銷作家」
20
。

「真龍齋貞水」稍顯特別，實為世代相傳的講談師藝名，此處論及的是四代真龍

齋貞水，後改名早川貞水。「講談」為源於江戶時代的傳統表演藝術，同中國的

「說書」形式相類，内容側重古史與軍記。到明治時代，講談被用於教化民眾，

出現大量宣揚國民精神的作品
21
。真龍齋貞水就曾受內務省囑託，在全國各地巡

迴表演，被稱為「御用講談師」。由於他的講談大量發表於報刊之上，本文權且

稱其為作家。

巖谷小波為日本兒童文學的開山祖師，擅長將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改編成

兒童讀物。他曾擔任博文館發行的《少年世界》等雜誌主筆，並主編《日本昔

噺》(1894-1896)、《日本お伽噺》(1896-1898)、《世界お伽噺》(1899-1908) 等

叢書。「お伽噺」即童話、故事之意，〈無人島大王〉便出自《世界お伽噺》第

五編
22
。

17 押川春浪：〈（戰爭冒險譚）土牢の勇士〉，《中學世界》第 8 卷第 1-2 期（1905 年 7
月）。隨後收入作者之小說集，押川春浪：〈土牢の勇士〉，《（冒險小說）怪雲奇星》

（東京：本鄉書院，1906 年），頁 355-395。本文引用版本為後者。〈旅順土牢之勇士〉
的原著乃是出自樽本照雄的考證，其他兩部原著均係筆者考證。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

說目錄 X》（大津：清末小說研究會，2015 年），頁 2510-2511。
18 真龍齋貞水：〈女露兵〉，《女學世界》第 5 卷第 2 號定期增刊《家庭小說小天地》
（1905 年 1 月）。本文引用版本為小山靜子監修：《女學世界》明治期復刻版（東京：
柏書房，2005 年），第 33 冊。

19 巖谷小波編，渡部審也畫：〈無人島大王〉（東京：博文館，1899 年）。本文引用版本
為巖谷小波：〈無人島大王〉，《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一集》（東京：博文館，1908
年）。

20 關於三人的介紹，此處主要參考上田正昭等監修：《講談社日本人名大辭典》（東京：講
談社，2001 年），頁 1522、253、436；磯田光一等編：《新潮日本文學辭典》增補改訂
版（東京：新潮社，1988 年），頁 120-122、225-226。

21 關於講談，參見林以衡：《東、西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
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
年），頁 159-163。

22 〈龍宮使者〉亦譯自同一叢書，巖谷小波編，田代古崖畫：〈龍宮の使者〉，《世界お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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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川春浪因撰寫軍事冒險以及科幻小說而知名，他的《（海島冒險奇譚）海

底軍艦》(1900) 被視作日本科幻小說的嚆矢。登上文壇之初，他曾得到巖谷小波

大力提攜，二人於博文館長期共事。他在該館擔任《冒險世界》雜誌主筆，並創

辦《武俠世界》等暢銷刊物。在晚清中國，押川春浪的小說也引發了廣泛回響，

作品被翻譯的數目名列前茅
23
。

這三位作家的專長與風格大相逕庭，湯紅紱與之結緣，關鍵在於他們皆曾致

力於創作戰爭文學作品。在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戰爭文學如火如荼，令湯紅紱印

象深刻：「適丁日露戰事，扶桑三島，義士雲集而響應。而血性所至，人人塗肝

腦，蹈湯火，而不以為苦難。性命乎？犧牲哉！事業乎？鐵血哉！舉黃海以北，

黑龍江以南之戰爭活劇，供一般文人學士，構成小說之絕新材料，昔昔而錄之，

片片而訂之。」
24
在她看來，戰爭文學取材於戰爭中的英雄事蹟，可謂兼具傳記

性與新聞性。

對照現有的研究，湯紅紱所言不虛。當時戰爭報導雜誌層出不窮，乃是戰爭

文學作品的重要發表平臺
25
，而巖谷小波、押川春浪就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主編廣受歡迎的《日露戰爭實記》定期增刊《日露戰爭寫真畫報》（博文館發

行）。兩人亦是主要撰稿人，將英雄事蹟源源不斷轉化為小說與故事，真龍齋

貞水作為「從軍講談師」，其作品也屢屢出現於該刊
26
。湯紅紱自稱「課餘遊

憩，專嗜讀名家小說，而於家庭、軍事兩種為尤好」，「購得百餘種，置之案

噺》（東京：博文館，1904 年），第六十四編。
23 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頁 44-45。
24 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頁 1。
25 三谷憲正：〈「戰爭とメディア」論—『日露戰爭寫真畫報』を中心として〉，《國

文學：解釋と教材の研究》第 46 卷第 6 期（2001 年 5 月），頁 73-79；池內輝雄：《近
代文學の領域：戰爭．メディア．志賀直哉など》（東京：蒼丘書林，2009 年），頁 14-
87。前者探討了《日露戰爭實記》與《日露戰爭寫真畫報》傳達的戰爭意識形態，後者討
論的雜誌包括《女學世界》、《日露戰爭實記》（含《日露戰爭寫真畫報》）與《軍國畫

報》，不過關注的重點乃是反思戰爭的文學作品。
26 此處每人各舉兩例，巖谷小波：〈（戰時お伽噺）露國の大勇士〉，《日露戰爭寫真畫
報》第 1 卷（1904 年 4 月）；巖谷小波：〈（軍國小說）從軍志願〉，《日露戰爭寫真
畫報》第 3 卷（1904 年 6 月）。押川春浪：〈（戰時小說）露探の妻〉，《日露戰爭寫
真畫報》第 1 卷（1904 年 4 月）；押川春浪：〈（戰時お伽噺）日本の大勇士〉，《日
露戰爭寫真畫報》第 2 卷（1904 年 5 月）。真龍齋貞水：〈（軍國講談）上等兵の義
俠〉，《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第 22 卷（1905 年 5 月）；真龍齋貞水：〈（軍陣逸話）蘇
鐵將軍〉，《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第 26 卷（190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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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27
，所指正是巖谷小波、押川春浪、真龍齋貞水等人的作品與《寫真畫報》

之類雜誌。不過她現存的譯作皆取自博文館發行的其他刊物，〈土牢の勇士〉

刊於《中學世界》，〈女露兵〉發表於《女學世界》定期增刊《家庭小說小天

地》。兩刊分別面向少年讀者與女性讀者，卻一致塑造戰爭意識形態，足見戰爭

文學無遠弗屆的影響力。至於〈無人島大王〉則情況特殊，需留待後文再談。

戰爭文學作品雖然數量龐大，但是思想單一。當時聲譽最隆的長篇戰記小說

《肉彈》(1906) 可作為代表。作者櫻井忠溫 (1879-1965) 為陸軍軍官，在旅順受

重傷，以僅存的左手著書記錄其戰爭經歷。該書一紙風行，在歐美各國也譯本迭

出。大概說來，《肉彈》旨在宣揚「忠勇」道德觀念，「忠」的對象乃是明治天

皇代表的日本國，「勇」的內涵則是重名輕死的英雄氣概。兩者互為表裏，塑造

出符合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軍人典範
28
。

〈土牢の勇士〉與《肉彈》的思想主旨基本一致，可列入湯紅紱所謂的「軍

事小說」。作者著力刻畫忠勇兼備的日本男女英雄，情節大致如下：日本海軍實

行第三回旅順口閉塞作戰，佐賀大尉指揮的軍艦被俄軍擊沉。大尉泅水脫生，卻

不幸被俘。在押解途中，大尉偶遇一女子，得其溫言提醒，斷絕輕生之念。俄人

百般誘降，大尉英勇不屈，被投入土牢。隨後日本陸軍發動旅順攻圍戰，女子在

砲火中奔赴土牢，探望大尉。原來她實為大尉好友梶川少佐之妹凜子，早前深入

旅順，刺探情報。凜子欲託付秘密文書，大尉不願貪功。待到日本陸軍砲轟旅

順，土牢被炸毀，兩人一同回歸日營，與梶川少佐重逢。

〈女露兵〉同樣禮贊「忠勇」的道德觀，只是主人公為俄國女英雄：俄國女

子哈拉冬（湯紅紱譯，日文拼作ハラドン）與丈夫情愛甚篤，兩人寄居哈爾濱，

開一酒店謀生。不想丈夫被徵入伍，哈拉冬日夜思念，不顧多位友人勸告，赴戰

場尋夫。她歷經艱難抵達旅順，為了與丈夫相伴，投身行伍，作戰英勇。丈夫負

傷，哈拉冬及時援救，悉心照料，待其傷癒，重返疆場，卻不幸陣亡。《家庭小

說小天地》為家庭小說結集，此一文類與明治時代女子教育密切相關，旨在塑造

「良妻賢母」
29
。〈女露兵〉的獨特之處在於哈拉冬後來化身為女戰士，不過她

戀夫情深，在戰場上救護丈夫，依然符合「良妻」的軌範。

27 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頁 1。
28 董炳月：《「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頁 79-84、87-91；藤村裕一
郎：〈一本「戰記」小說的日中轉換—從《肉彈》到《旅順實戰記》〉，頁 44-57。

29 磯田光一等編：《新潮日本文學辭典》，頁 271。

翻譯、國族、性別—晚清女作家湯紅紱翻譯小說的文化譯寫

-7-



與其它戰爭文學作品一樣，〈土牢の勇士〉與〈女露兵〉也以真人真事為

本，兼具傳記性與新聞性。押川春浪在小說開篇直陳日俄戰爭中湧現的人物與事

蹟提供了大量創作素材
30
，但隱去了具體故事來源。對照當時的新聞報導，可以

大致推測出佐賀大尉、梶川凜子的人物原型。就前者而言，參與第三回旅順口閉

塞作戰的日本海軍軍官應該為小說家提供了靈感。至於後者，關於日本婦人充當

奸細以探取俄國軍情的新聞，在當時報刊上屢見不鮮
31
。押川春浪將忠勇兼備的

男女英雄融匯於小說中，譜寫煙硝裏的浪漫之情。

真龍齋貞水對〈女露兵〉的素材則有明確提示，在小說結尾指出故事來源

於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旅順發刊的俄文報紙《關東報》(Новый край)32
。以

此為線索，筆者得以確認其取材自俄國女子哈里蒂娜 (Харитина Евстафьевна 

Короткевич, 1882-1904) 女扮男裝，戰死沙場的新聞事件，傳播路徑則是從《關

東報》到日文及英文報刊。當時日本風行一時的《戰時畫報》、《日露戰爭寫真

畫報》等雜誌都曾編譯此新聞
33
，《紐約時報》也迅速轉載

34
。根據真龍齋貞水

的語言能力與小說寫作時間推斷，他參照的應該是《戰時畫報》編譯的報導〈旅

順男裝女兵の戰死〉。此文圍繞哈拉冬一人展開，介紹其從軍以及戰死的經過，

讚美其「為國家盡義務」
35
。真龍齋貞水的講談則以對話為主體展開敘述，前半

虛構了夫婦分別、友人勸阻哈拉冬，以及尋夫途中遇險等情節，後半以報導為依

據，加以潤色。

戰爭文學雖然喧騰一時，但時過境遷，即使《肉彈》一書也乏人問津，直到

30 押川春浪提到「ステッセルの穴居」與「露國美人の慘死」。前者指的是俄國將領斯特塞
爾 (Анатoлий Михaйлович Стeссель, 1848-1915)，後者應該是〈女露兵〉的原型。押川春
浪：〈土牢の勇士〉，頁 355。

31 蔡祝青：〈舞臺的隱喻：試論新舞臺《二十世紀新茶花》的現身說法〉，《戲劇學刊》第
9 期（2009 年 1 月），頁 64。

32 日文原文為：「然れば旅順にて發刊する、關東報と申す露字新聞、十一月十二日の紙上
に、右事實の全體を誇ッて記しました、夫に基いて私が斯は講談に致しましたのでござ

います。」小山靜子監修：《女學世界》，第 33 冊，頁 465。
33 佚名：〈旅順男装女兵の戰死〉，《戰時畫報》第 31 號（1904 年 12 月），頁 19-20；佚
名：〈露軍中の男裝女兵〉，《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第 17 卷（1905 年 3 月），圖版。

34 “A Russian Heroine Slain; She Donned Masculine Clothes and Fought Bravely at Port Arthur,”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 1904.

35 日文原文為：「⋯⋯國家に對する義務を果す⋯⋯」佚名：〈旅順男装女兵の戰死〉，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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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學界才關注此書在晚清中國的回響
36
。該書中譯本《旅順實戰記》由留日學

生黃郛完成，在晚清民初廣受歡迎。黃郛譯書時正在日本振武學校攻讀，接受日

式軍人道德與軍事技術訓練，對《肉彈》一書的戰爭觀與道德觀瞭然於胸。黃郛

的《旅順實戰記》偏於直譯，不過，譯者身為中國人，譯書的動機並非禮讚日本

軍人，而是期待警醒同胞。他的調整主要體現於〈譯者趣意〉、〈讀者注意〉、

序跋等文本，藉此強化國恥觀念，激勵同胞效法日本軍人。其中陸光熙 (1887-

1911) 所撰跋文概括得最為精煉：「夫此書在日本人視之，則為肉彈。在吾人視

之，則為血淚。此書實含有我國民無數之血淚。今日讀是書而不恥且羨，而血不

沸，淚不下者，必非中國男子。」「合我國父老子弟之淚與血，以雪國恥而揚國

威。」
37

湯紅紱的翻譯小說提供了日本戰爭文學影響晚清小說界的又一例證
38
。與黃

郛稍有不同，湯紅紱將自己的翻譯事業直接與「小說界革命」相勾連。當時，

「小說界革命」的口號已成老生常談，廣為流行的乃是言情、偵探等通俗小說。

湯紅紱對此深為不滿，藉友人之口宣稱：「近日小說，或著或譯，不啻汗牛背而

充屋棟，而卒之瑕瑜既雜，流弊遂滋。世固有受種種小說之影響，而因之破壞道

德，潰決防閑者。彼迻譯者不得辭其咎也。」
39
可見她翻譯小說的動機在於宣揚

國民道德，承襲了「小說界革命」的原初理想。因此，她對戰爭文學的意識形態

功能大加讚美，期待以之為他山之石，振衰起弊。

對於湯紅紱而言，戰爭文學的意義就在於傳達「忠勇」道德觀。她在《旅順

雙傑傳》序言中以晚清的國族論述加以概括：「以之振勵尚武之精神，鍛煉軍

國民之資格，綽綽乎其有餘。嗟乎！此其有裨於社會何如也？」
40
所謂「尚武精

神」，來自梁啟超的《新民說．論尚武》(1902) 等文章，以明治日本為樣本，追

36 關於《旅順實戰記》，本段主要參考董炳月：《「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
研究》，頁 79-84、87-91；藤村裕一郎：〈一本「戰記」小說的日中轉換—從《肉彈》

到《旅順實戰記》〉，頁 44-57。
37 陸光熙：〈跋〉，收入櫻井忠溫著，黃郛譯：《旅順實戰記》第三版（東京：武學編譯社／ 
北京：新學會社，1909 年），無頁碼。

38 湯紅紱與黃郛應該不相識，兩人的翻譯也無影響關係。湯紅紱一九〇七年秋已回國，隨後
開始譯書，一九〇九年元月元日為《旅順雙傑傳》作序，該書同年三月出版。黃郛的《旅

順實戰記》完成於日本，一九〇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版，譯者次年方才回國。
39 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頁 1-2。
40 同前註，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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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並重建中國的尚武傳統，很快成為知識界的共同呼聲
41
。「軍國民」源自「軍

國民主義」，由留日學生倡導，鼓吹尚武與愛國，提倡全民皆兵，內拒專制，外

抗列強
42
。

如前所述，黃郛譯書面向「中國男子」，與之相對，湯紅紱則希望憑藉譯作

推進晚清「女界革命」。「破壞道德，潰決防閑」之類批評，顯示湯紅紱對擁抱

「自由戀愛」、突破傳統女德的風尚並不讚同。她試圖樹立的乃是女子救國的典

範，故而從大量戰爭文學作品中「擇其文事之有裨女界者，譯述之」，「如俄哈

拉冬，日梶川凜子者，非皆巾幗中之佼佼錚錚者乎」，「惟擇其善者而譯之，以

為我學界之談助，並使吾女界中，知尚武之精神、軍國民之資格，不當為鬚眉所

獨擅，而奮然興起焉，則誠譯此書者之苦心也」
43
。

對照日本戰爭文學的語境，我們會發現譯者確實精挑細選：軍事小說大多以

男性為主角，她刻意選取兼及女英雄的〈土牢の勇士〉；家庭小說描摹「良妻賢

母」，她單獨拈出讚美女戰士的〈女露兵〉。這其實與湯紅紱的教育背景頗有

距離。她就讀的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致力於培養「良妻賢母」
44
。她鍾愛的女

豪傑，其實是晚清「女界革命」推崇的典範。譬如當時流行的《女子世界》雜誌

就常常刊載女豪傑傳記，宣揚「尚武精神」、「軍國民資格」
45
，其中一篇即是

哈拉冬傳記，另一篇日本妓女傳記亦影響譯者對於凜子形象的塑造。據此可知，

〈土牢の勇士〉與〈女露兵〉原著的素材早已融入晚清女權論述中，構成湯紅紱

翻譯小說的思想背景，箇中原委，後文還會詳細分析。 

相形之下，湯紅紱選擇翻譯〈無人島大王〉，稍顯特別。該篇雖是巖谷小波

所著，但並非戰爭文學作品，而是節譯改編自英國冒險小說名著《魯濱孫飄流

記》(Robinson Crusoe, 1719)。巖谷小波將第一人稱敘事變作第三人稱講故事口

吻，刪繁就簡，講述了魯濱孫離家冒險、荒島求生、馴服土人，最終返國的經

歷。可能是為了適應兒童的閱讀趣味，童話版忽略了魯濱孫歸依基督教的内容，

41 參見黃克武：〈魂歸何處？梁啟超與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再思考〉，頁 202-206；陳
繼東：〈在中國發現武士道—梁啟超的嘗試〉，頁 219-254；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
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頁 71-76。

42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2001 年），頁 55-69。

43 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頁 2。
44 小山靜子：《良妻賢母という規範》（東京：勁草書房，1991 年），頁 65-92。
45 夏曉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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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也從魯濱孫孑身歸家變作父子團聚。

湯紅紱熟悉巖谷小波的戰爭文學作品，翻譯其童話大概是愛屋及烏。魯濱

孫的航海家身分也是吸引譯者的因素，因為自從梁啟超發表《新民說．論進取

冒險》(1902)，「冒險精神」已成為知識界熟知的國民道德。與此同時，「激勵

國民遠遊冒險精神」亦是「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之一
46
，故而《魯濱孫飄流記》

等冒險小說中譯本層出不窮
47
。湯譯〈無人島大王〉延續了此一思路與實踐，開

篇即襲用〈論進取冒險〉一文句式
48
，讚美航海家的勇氣：「與波濤戰，與颶飈

戰，與暗礁戰，與蠻族戰，與嚴寒酷暑、毒蛇猛獸、烟瘴疫癘戰。」
49
此外，譯

者還套用「軍國民主義」，將魯濱孫定位為一心愛國的「海國民」
50
。此類思想

與日文原著無關，卻恰恰對應了戰爭文學中的「忠勇」精神。湯红紱漠視原著

文類歸屬，轉而以戰爭文學為參照，闡釋〈無人島大王〉，重塑英國航海家。不

過，〈無人島大王〉未出現女性人物，也就與女權論述無涉。

由此可見，湯红紱在投身小說翻譯事業時，融合了明治日本戰爭文學、晚清

「小說界革命」與「女界革命」的視野，在中文語境裏重構了一系列愛國英雄敘

事文本。她藉翻譯小說重振「小說界革命」與推進「女界革命」的動機，亦得到

廣泛認同。在于右任 (1879-1964) 等友人幫助下，《旅順雙傑傳》由上海世界社

出版，〈無人島大王〉發表於《民呼日報圖畫》。世界社是晚清無政府主義者

的出版機關，《民呼日報》則是革命派的宣傳喉舌
51
，湯紅紱的譯作與兩大政治

46 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1902)，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
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62。

47 此類譯本包括沈祖芬譯《絕島漂流記》(1902)、秦力山譯《魯賓孫漂流記》(1902-1903)、
林紓與曾宗鞏合譯《魯濱孫飄流記》(1905)、《魯濱孫飄流續記》(1906) 等。參見拙作：
〈家與國的抉擇：晚清 Robinson Crusoe 諸譯本中的倫理困境〉，收入王宏志編：《翻譯
史研究》第一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01-223。

48 「隻身探險於亞非利加內地，越萬里之撒哈拉沙漠，與瘴氣戰，與土蠻戰，與猛獸戰，數
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開通，為白人殖民地，則英國之立溫斯敦 Livingstone 其人也。」
梁啟超：〈論進取冒險〉，《飲冰室專集之四》（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24。

49 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 1 冊，頁 214。
50 同前註。
51 世界社由吳稚暉、李石曾一九〇六年於巴黎創設，發行著名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
一九〇七年在上海望平街開設分部，發行《世界》雜誌，于右任亦參與其中。一九〇八年

于右任創立《民呼日報》，世界社為其後盾。湯紅紱在〈自序〉中並未提及于右任，但是

鑒於于右任為綰合世界社與《民呼日報》的關鍵人物，可以推知湯紅紱得其助力。參見

馮自由：〈上海《民呼日報》小史〉，《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年），
中冊，頁 586-587；劉延濤編：《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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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無關，她與「贊助人」的交集在於褒揚愛國英雄
52
。《旅順雙傑傳》正文之

前冠以于右任的兩首詞作，即讚美佐賀大尉與凜子「雪窖氷天能報國，兒女英

雄」，稱許哈拉冬「當罏少婦亦勤王。從古國殤紅粉少，百戰流香」
53
。

湯紅紱青睞《民呼日報圖畫》，與她熟稔《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等新聞畫報

亦不無關係，可惜報紙單張隨生隨滅，〈無人島大王〉很快湮沒無聞。《旅順雙

傑傳》則頗為幸運，因王瀛洲、胡懷琛將其編入《愛國英雄小史》與《中國女子

小說》等選本，得以流傳久遠。兩書分別延續「小說界革命」與「女界革命」的

思路。王瀛洲有感於「近頃坊間出版小說，大都趨重言情，關於國家社會之作，

百無一見」，遂搜輯愛國英雄故事，「願讀吾書者，移其志名志利之熱忱，而志

於愛國」
54
，與湯紅紱重振「小說界革命」的言論異曲同工。胡懷琛則針對女性

讀者：「方今女學發達，女子課讀之餘，多喜瀏覽小說。惟坊本汗牛充庫，苦無

相當之書。是編均出自女子手筆，文意皆佳，以供女子消遣，尤為適當。」
55
女

子小說恰好是對女子教育的補充，與湯紅紱的設想一致。

三、道德觀念的調和：以晚清國族論述、女權論述與儒家思想

為參照

上文的分析足以證明，湯紅紱翻譯戰爭文學作品的首要目的，乃是藉助小說

彰顯國民道德典範。對她而言，無論大尉、凜子，還是哈拉冬、魯濱孫，皆足以

體現戰爭文學中的「忠勇」精神。顯而易見，湯紅紱在意圖上將「勇」與「尚武

之精神」、「軍國民」的尚武內涵，以及「冒險精神」相聯繫，將「忠」與「軍

國民」、「海國民」的愛國內涵相對接。與此同時，湯紅紱還試圖整合原著女性

年），頁 144-145。
52 關於贊助人 (patronage)，參見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14-17。
53 神州舊主：〈浪淘沙．題《旅順雙傑傳》〉，收入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雙傑傳》。
「神州舊主」為于右任早年筆名之一，此詞亦可證明兩人相識。參見陳玉堂：《中國近現

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全編增訂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1。
54 王瀛洲：〈愛國英雄小史自序〉，收入王瀛洲編輯，吳綺緣評點：《愛國英雄小史》（上
海：交通圖書館，1917 年），頁 1。

55 轉引自宋聲泉、馬勤勤：〈早期鴛鴦蝴蝶派與中國女性小說創作的發生〉，收入喬以鋼
等：《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現象與性別》（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85。
《臺灣日日新報》轉載兩篇小說時沒有任何評論，但是其教育旨趣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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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與晚清流行的女豪傑典範。那麼，在翻譯小說時，是否將「忠勇」精神替換

為國族論述、將女主角定義為女豪傑即大功告成？湯紅紱的做法並非如此直截了

當。在筆者看來，她敏銳地意識到：晚清的國族論述雖與明治日本關係密切，與

「忠勇」精神不乏相同之處，但絕非一一對應；晚清的女豪傑典範與原著女主角

形象亦有距離；傳統的儒家思想依然影響深遠，不能不與之對話。要彌合文化差

異，就必須以文化譯寫手法，調和原著戰爭意識形態、晚清國族論述、女權論述

與儒家思想，重塑人物與情節。為此，湯紅紱調動多種資源，不僅涉及晚清政論

文、新傳記、新小說與新聞報導，亦涵蓋儒家經典、正統史傳、古典詩詞與傳統

白話小說。而譯寫的重點，則在於男英雄與女豪傑之「忠」與「勇」。

（一）譯寫「勇」

湯紅紱譯寫「勇」時，基本策略之一便是將國族論述編織到情節中。最明顯

的例子是譯者描寫哈拉冬與丈夫分別，添加了「祈戰死」場面：「至則雙鷲之

旂，隨風飄揚，槍刃森森，如銀如雪。而復有種種商界工界、農界學界，唱徵

兵歌，來歡送者，『祈戰死』，『祈戰死』之聲，不絕於耳。」
56
晚清讀者對於

梁啟超的名文〈祈戰死〉(1899) 耳熟能詳，皆視此風俗為日本「尚武精神」的體

現。湯紅紱應該不僅熟悉梁文，也曾親眼見證「祈戰死」，遂加以挪用，突出俄

國人的國民意識。不過，〈旅順土牢之勇士〉、〈女露兵〉原著對主人公勇氣描

繪充分，故而譯者增飾「尚武精神」之處並不多。 

相對而言，〈無人島大王〉原著未能充分突出「勇」，譯者遂屢屢援引「冒

險精神」，前文提及的〈論進取冒險〉自然是首選論述資源。譬如在魯濱孫十九

歲出海遇到風暴一節，譯者大力渲染其勇氣：「設克祿蘇（即魯濱孫，湯紅紱

譯）果脆弱者，勢且悔此一舉矣。顧克於平日，誠不識懼字為何物者，乃乘此顛

簸震盪中，研究種種駕駛術，以為將來遇險之防備。」
57
「不識懼字為何物者」

明顯出自〈論進取冒險〉引用的納爾遜 (Horatio Nelson, 1758-1805) 幼時名言：

「吾未見所謂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為何物也。」
58
其實英文原著中的魯濱孫

此時又驚又怕，日文版本改成眾人不知所措，惟有魯濱孫沉著冷靜。湯譯沿襲

之，又加以修飾，魯濱孫儼然不畏艱難，少年老成的大航海家。

56 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 7。
57 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 1 冊，頁 221。
58 梁啟超：〈論進取冒險〉，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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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承載了「冒險精神」的冒險家事蹟也為譯者提供了借鑒。〈無人

島大王〉開篇即虛構了少年魯濱孫的興趣與志向：「彼性機警，優膽略。五六齡

時，最喜讀冒險小說。或有巨賈自海外歸，彼必與之談海國奇聞。年十一二，

膽益壯，有時閒遊來海邊，每欲駕一舟，以達其航海之志。」
59
湯紅紱構想了培

養魯濱孫「冒險精神」的社會環境：冒險小說流行、冒險家事蹟層出不窮，魯濱

孫自幼耳濡目染，胸懷大志。這段內容不見於日文原著，而晚清一本題為《哥

侖波》(1903) 的翻譯傳記就出現了類似情節，譬如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0-1506) 幼時「常流連海濱彌日」，舟人「告以海中奇遇，則喜不自勝」，

「日往渡頭結舟子求奇聞不倦」
60
。可見譯者對於此類冒險家傳記頗為熟悉。

湯紅紱譯寫「勇」的另一策略，則是援引中國文學傳統與思想傳統重塑情

節
61
。這一點在佐賀大尉身上體現得最為鮮明。譯者在〈旅順土牢之勇士〉開篇

便模仿《三國演義》等小說的套路，添加了東鄉平八郎大將 (1848-1934) 策劃第

三回旅順口閉塞作戰，大尉主動請纓的情節。大尉泅水至俄營，劈殺俄國巡邏

兵，譯者引用明人沈明臣 (1518-1596)〈凱歌〉一詩，不失時機地感歎道：「嗚

呼！『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心中豈復有俄兵在乎？若佐賀大尉

之神勇，真所謂一身都是膽也！」
62
大尉被押解途中受辱，譯者又化用《禮記．

儒行》描繪其狀貌：「丈夫可殺不可辱，可死不可侮，可囚可禁而不可屈。大尉

乃於四面楚歌之裏，怒髮沖冠，瞪目直視，三尺無明火，直欲冲霄漢而上。」
63

待到俄軍將領勸降，譯者襲用《三國志．蜀書．張飛傳》，令大尉如三國時的勇

將嚴顏一般義正辭嚴：「頭可斷，肢可裂，心可剖，而日本海軍之秘密，絕不能

為汝道隻字。」「吾國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
64
如此一來，異國勇士的英

雄氣概與中國傳統融匯無間，這也是梁啟超等人建構中國尚武論述的基本手法。

59 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 1 冊，頁 214。
60 勃臘忒 (Mrs. Mara Louise Pratt-Chadwick) 著，包光鏞、張逢辰譯：《哥侖波》（上海：文
明書局，1903 年），頁 1-2。

61 至於原著中富有日本風味的典故，譬如以面貌兇惡的「仁王（即金剛力士）」和驍勇善戰
的「阿修羅王」形容大尉的形象，譯文中則消失不見。押川春浪：〈土牢の勇士〉，頁

384、391。
62 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 5。
63 同前註，頁 7。
64 同前註，頁 10。譯者塑造其他男英雄時手法相同。譬如魯濱孫襲擊蠻族，譯者就形容其
「不啻如亞夫將軍從天而降，佩刀一舉，百夫莫當」。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

編．民呼日報》，第 1 冊，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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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紅紱譯寫女勇士形象時手法類似。譬如原著稱凜子為「俠美人」，譯者遂

感歎：「嗚呼！張祿耶？陶朱耶？彼漆身吞炭之俠士，又何多讓耶？」
65
此處引

用范雎、范蠡、豫讓等歷史人物隱姓埋名的例子，與凜子相對照。在敘述哈拉冬

作戰時，譯者又援引文天祥 (1236-1283)〈過零丁洋〉一詩彰顯其英勇：「『人

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則死耳，何足以懼？」
66

與此同時，譯者屢屢強調女英雄行為之「奇」。譬如凜子赴土牢探望時，

湯紅紱虛構了佐賀大尉的讚嘆之語：「以女子而孑身入戰地，奇矣；以女子而

入戰地中危險幽僻之土牢，尤奇矣；入戰地之土牢而獨在硝煙彈雨之夜半，尤

奇之奇矣。」
67
哈拉冬參軍時，譯者除了令俄軍士兵與軍官反復稱讚其「義」、

「智」、「勇」，也發出「奇女子！奇女子！予嘉汝志，佩汝勇」之類感慨
68
。

之所以「奇」，主要因為女英雄之「勇」使其突破了傳統女性的性別角色。

（二）譯寫「忠」

相對於「勇」，湯紅紱譯寫「忠」的方式更為複雜。在筆者看來，這主要是

因為原著體現的「忠」並非中國傳統的「忠君」，在晚清的對應概念乃是「愛

國」。眾所周知，「愛國」觀念的興起引發了倫理結構與道德意識的轉化，湯紅

紱宣揚愛國，亦不能不針對晚清文化語境調整譯文。為此，她不僅援引國族論

述、女權論述與傳統典故，而且重構小說情節，刻意突出愛國與儒家女德、夫婦

之倫、父子之倫的衝突，並尋求調和之道。

湯紅紱譯寫〈旅順土牢之勇士〉時，建構的是愛國與女德的矛盾。原著中佐

賀大尉與凜子皆為主角，兩人是志同道合的愛國英雄，湯紅紱闡釋為「英雄惜英

雄，豪傑慰豪傑」
69
。但在塑造兩人愛國精神時，譯者顯然更關注凜子，改動較

多。首先，譯者根據晚清女權論述，添加了凜子的教育背景與思想傾向，突出其

愛國新女性與女豪傑的身分：

嗚呼！讀者諸君，欲一悉此女子之歷史乎？彼自數年前，曾卒業於大阪某

女校。性聰穎，多機警，同學無能及者。繼為某地教授，輒演講女子報國

65 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 16。
66 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 29-30。
67 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 14。
68 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 19、22。
69 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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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彼以為地球人類，無等級無男女，驚世絕俗之事業，男子所奮身而優

為者，女子皆可以奪其功。而心思之巧，機事之密，形跡之詭秘，有時且

駕男子而上之。其言論之驚人類如此。
70

前文已提及，明治日本的女子教育以「良妻賢母」為典範，女校培養女性教員，

女性教員塑造女學生的人格。譯者對凜子經歷的設計符合明治日本的常規，但是

凜子崇尚的論述卻超出了「良妻賢母」的軌範。此類「女尊男卑」的言論明顯源

自晚清「女界革命」，在《女子世界》等女性報刊中流行一時
71
。此處譯者正是

以此類女權論述為據，令筆下人物突破傳統的女德規範與性別角色。

譯文的另一重大變化是將凜子的身分改作妓女。原著僅提及凜子潛入敵營，

探得秘密文書。到湯紅紱筆下，「欲建功，必冒險，欲報國，必捨身」
72
，凜子

為救國投身娼寮，同敵將虛與委蛇，方才獲取軍事地圖。此一改動同樣與女權論

述息息相關，主要來源是流行於晚清中國的「日妓竊圖救國」傳聞。一九○四 

年，《女子世界》傳記欄刊載〈記日本娼婦安籘夭史事〉，最早講述這一故事：

日本妓女安籘夭史身為俄國將領妾室，卻盜出軍事地圖獻諸日軍。作者蔣維

喬 (1873-1958) 試圖藉此激發中國女子的愛國心：「安籘氏者，日本之所謂醜業

婦，人民之最下等者也，而猶知愛國。」「以彼視此，而吾國二萬萬女子，其媿

死矣。」
73
此文的真實性頗惹人懷疑

74
，卻在晚清不脛而走，被廣泛轉載

75
，又改

70 同前註，頁 15。
71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75-101。
72 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 15。
73 竹莊（蔣維喬）：〈記日本娼婦安藤夭史事〉，《女子世界》第 6 期（1904 年 6 月），
頁 26。

74 此文充滿對話與心理描寫，過於細緻，而且筆者搜索日俄戰爭期間的各類日文報刊，均未
尋得安籘夭史的蹤跡。

75 竹莊：〈記日本娼婦安藤夭史事〉，《東浙雜誌》第 1 期（1904 年 9 月），頁 1a-b；箸
夫：〈論安藤夭史之愛國〉，《之罘報》第 9 期（1905 年 5 月），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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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為彈詞、傳奇與京劇
76
，搬演於舞臺之上

77
。

與此同時，描述愛國女子犧牲色相以救國難的晚清小說亦為譯者提供了借

鑒。譬如《女媧石》(1904-1905) 講述女革命黨利用色相顛覆政府，《虛無黨真

相》(1907) 則記錄俄國虛無黨人試圖藉未婚妻引誘敵人，解救同志78
。這些小說

的特點在於女性角色皆出身高貴。而依據《虛無黨真相》眉批所言：「吾聞日俄

之役，日本許多貴女捨身為妓，以作偵探，但知報國，不復計一己節操。此等舉

動，未知中國學士以為何如？」
79
則「日妓竊圖救國」傳聞與此類小說早已互相

融通。

湯紅紱正是在此思路下綜合素材重構情節，她並非強調妓女愛國，而是宣揚

新女性為報國掙脫女德，犧牲肉體。儒家女德極度強調貞操，女子為保持貞節，

維護家族名譽，往往不惜捨棄生命。如前所述，湯紅紱看重「防閑」，反對因兒

女私情而違背女德，可見並未擺脫貞節觀念，她筆下的凜子亦非看輕貞操，而是

深以為恥，自稱「妾一賤妓耳」
80
。如此一來，譯者刻意令女子主動以貞節為救

國的代價，可謂創巨痛深，也就更突出了愛國情懷。吳綺緣的點評把這一層意涵

揭示得最為明白：「而彼梶川凜者，更不惜以清白之軀，供敵人蹂躪，而藉以偵

悉秘密，為祖國用，其功且高出于大尉倍蓰矣。」
81
因犧牲貞操，女子的愛國行

為獲得了超越男子的道義性。

76 彈詞版本為郢白：〈（軍事小說．彈詞體）瀛姝雙俠〉，《江蘇白話報》第 1 期（1905 年
2 月），頁 17-18。傳奇版本為俠抱：〈盜圖報國〉，《滇話》第 3 期（1908 年 6 月）。
京劇版本為《二十世紀新茶花》，劇本摘要見《新茶花》，《圖畫日報》第 1-38 號，
1909 年 8 月 16 日—1909年 9 月 22 日；《續新茶花》，《圖畫日報》第 301-341 號，
1910 年 6 月 12 日—1910 年7 月 31 日。筆者尚未得見《滇話》第 3 期，此處依據阿英的
記錄，該劇「譜日俄戰爭時，日妓女竊俄將地圖事」。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上

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 年），頁 49-50。關於《二十世紀新茶花》，參見蔡祝
青：〈舞臺的隱喻：試論新舞臺《二十世紀新茶花》的現身說法〉，頁 31-82。

77 除了以京劇搬演此故事，筆者還發現滇劇演出〈盜圖報國〉的記錄：「余日前曾觀吾滇
今之所謂著名名角，所演新戲〈盜圖報國〉一齣，其描寫日妓妖艷則過之，而愛國之熱

忱，手段之精詳，未見其惟妙惟肖也。」淚：〈改良優界議〉，《雲南日報》宣統三年

(1911) 二月十七至十九日，收入顧峰編著：《雲南歌舞戲曲史料輯注》（昆明：雲南省民
族藝術研究所戲劇研究室，1986 年），頁 344。

78 劉慧英：《女權、啟蒙與民族國家話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年），頁 87-
93。

79 轉引自同前註，頁 91。
80 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 17。
81 王瀛洲編輯，吳綺緣評點：《愛國英雄小史》，下編，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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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順土牢之勇士〉涉及的是未婚女子，湯紅紱譯寫〈女露兵〉時則著重處

理夫婦之情與愛國之情的關係，強調兩者互相融通。此一思路在原著中並未凸

顯，譯者乃是再度受到《女子世界》的影響，尤其是該刊傳記欄登載的〈記俄女

恰勒吞事〉。此文同樣講述哈拉冬事蹟，但是應該直接源自新聞報導，在文章結

尾，作者丁祖蔭 (1871-1930) 作出如下評論：

專制國民氣抑鬱，軍魂不作久矣！聞吾祖國二千年前，有愛父以愛其國

者。今同政體之鄰國女子，乃猶以愛夫故而愛其國。女特一役夫之下賤

婦，其愛國思想，卒能始終不稍渝，且其沉毅勇敢，百折不挫，蓋冒險與

慈惠性質，有為偉丈夫所不能為者。
82

對他而言，花木蘭因愛父而愛國，哈拉冬則是因愛夫而愛國。由於資料來源不

同，丁祖蔭筆下哈拉冬出身低賤，而湯紅紱則稱其「家世仕宦」
83
。

湯紅紱在譯寫時襲用了「以愛夫故而愛其國」的闡釋方式。她以原著為基

礎，首先著力摹寫哈拉冬夫婦伉儷情深，強調哈拉冬尋夫的動機在於愛戀夫婿。

湯紅紱援引書寫離愁別緒的古典詩歌，化用《楚辭．九歌》、陳陶〈隴西行〉等

作品，形容兩人情意之篤，別離之苦：「悲莫悲於生別離，背鄉井，離父母，別

妻子。人孰無情，誰能遣此？」「古人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

人。』哈拉冬其古今同慨耶？」
84

就愛國之思而言，湯紅紱將一貫愛國的丈夫塑造成引導者，以夫妻之情來啟

發愛國之情。根據原著，丈夫被徵入伍，妻子並不情願，丈夫不得不百般勸解，

曉以大義：「得為陛下敵王愾，以揚我俄羅斯之光榮，即使馬革裹吾屍，亦大快

事。」「予因國家之召集，盡國民之義務。」
85
譯者令哈拉冬萌生了不能從軍的

遺憾：「妾惜一弱女子，不能與君執桴鼓，赴戰場。否則易笄而弁，為君執鞭，

赴旅順，穀同室，死同穴，亦大快意事。今乃為巾幗所縛，語所謂人生不幸為女

82 初我（丁祖蔭）：〈記俄女恰勒吞事〉，《女子世界》第 10 期（1904 年 12 月—1905 年
1月），頁 17。根據夏曉虹教授研究，《女子世界》從第10期開始出版延誤。夏曉虹：
《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68-69。

83 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 31。
84 同前註，頁 3、9。
85 同前註，頁 4-5。日文原文為：「是も國のため陛下のお為だから致方がない、⋯⋯」「是
も國家へ盡す義務といふものだ、此召集に應じなければ國恩を知んのであるから、⋯⋯」

小山靜子監修：《女學世界》，第 33 冊，頁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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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身，其妾之謂乎？」
86
此處流露了中國傳統的視角，對哈拉冬而言，愛戀丈夫

足以使其奔赴戰場，只是礙於女子的性別角色而留守家中。譯者令丈夫表示認

同：「予為國盡力，卿為我盡力，一理也。」
87
男子「為國盡力」，妻子則只需

「為夫盡力」。

隨後，哈拉冬經歷從主婦到軍人的轉變，譯著對此的闡釋與原著大致相同：

「妾雖婦人，亦識忠義，使得見收於將軍麾下，妾願荷軍械，習戰陣，以報我俄

羅斯皇帝陛下。」
88
根據譯著的邏輯，她是通過「為國盡力」，而獲得「為夫盡

力」的機會，可謂兩全其美。哈拉冬超越其性別角色從軍，又在戰場上救護受傷

的丈夫，精心調養，令其痊癒，保持了「良妻」的身分。

待到譯者描述哈拉冬戰死的動因時，「為國盡力」既與「為夫盡力」相通，

又高於後者。本來原著中丈夫傷體痊癒，令哈拉冬歸隊從事軍務
89
，可謂是「為

夫盡力」之後，重新「為國盡力」。譯者則改成丈夫因臂傷不能作戰，請求哈拉

冬替他出征：「上可以報軍國之深恩，下亦可以盡伉儷之私誼。立功業，成名

譽，此其時也。」「明公理者不必戀私恩，審大義者不得拘小節，卿能力戰以報

國，亦我俄羅斯女人之光榮也。」
90
哈拉冬欣然答應，「願為俄羅斯陛下出而一

戰」
91
，最後戰死沙場。換言之，譯者認為夫婦之情是愛國之情的基礎，但愛國

高於愛夫；「良妻賢母」與女豪傑並不衝突，但愛國女豪傑乃是更為崇高的典

範。相對於原著，譯著令丈夫提出替夫出戰，可謂主動犧牲夫婦之情，成就國民

義務。

到譯寫〈無人島大王〉時，湯紅紱以晚清的文化語境為據，在譯文中建構了

了愛國與孝親的關係。事實上，湯紅紱的做法並非特例，之前出版的三部《魯濱

孫飄流記》中譯本均意識到冒險離家有違儒家孝道，又努力為叛父離家正名
92
。

湯紅紱的翻譯與之類似，特別之處在於她受到戰爭文學的影響，將魯濱孫定位為

86 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 5-6。
87 同前註，頁 6。
88 同前註，頁 20。日文原文為：「此上は女といへども國恩に報ゆるため、兵士と共に
武裝して軍隊のお役を勤めたうございます、⋯⋯」小山靜子監修：《女學世界》，

第 33 冊，頁 460。
89 日文原文為：「⋯⋯お前は切ての事に再び隊に戻ッて軍務に服してくれ」小山靜子監

修：《女學世界》，第 33 冊，頁 463。
90 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 28-29。
91 同前註，頁 28。
92 拙作：〈家與國的抉擇：晚清 Robinson Crusoe 諸譯本中的倫理困境〉，頁 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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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國民」，大量援引國族論述，極力突出其愛國之情。譯者在小說開篇即令魯

濱孫宣稱：「吾視颶風若新空氣，視帆檣為試騐品，外人幸目我同胞為海國民，

設果蟄伏不敢出，勢且滋人笑。」
93
如此一來，航海可謂英國人的國民義務，如

果不履行，「不得發見一島一峽」
94
，則有辱國格，個人事業與國族榮譽相貫

通。

隨後，湯紅紱在譯本中增添了國旗這一意象，以之為召喚愛國之情的「聖

物」。魯濱孫初至巴西，在海邊「忽見有懸雙帆飄祖國旂，疾駛於南太平洋者，

乃觸動其乘風破浪之志願」，國旗激發了冒險的動力；在荒島上，魯濱孫製造木

船，「乃以己名名之，船之桅，懸國旂一，係克所特製者」，借國旗昭示回歸之

心；不久，「復有一大帆船接踵來，而船上旂幟，復為英式，克一見之後，乃躍

然大呼曰：英國旂！英國船！吾見是船，若見吾祖國。」國旗則又慰藉了他對國

族的思念
95
。 

在描繪魯濱孫與父親的感情時，湯紅紱比其他譯本更具有調和色彩。原著中

魯濱孫不辭而別，離家出走，返鄉時父母雙亡，此前的中譯本均保留這一情節結

構，有些譯本偶爾描繪其思念雙親。湯紅紱則將不辭而別改成父母許可：「其

父母又復衰耄，溺愛備至，讅克之喜冒險也，故為嚴詞以羈束之，使不至以輕率

蹈危險。」「夙夜餂二老，隱為譬曲為喻，務欲達其平日之目的而後已。曾不數

月，而父母果為所動。」
96
冒險遂成為父子共同的意願，家人為國民義務犧牲親

子之情。此外，湯紅紱又令魯濱孫在荒島上思念故土，心懷老父：「我克祿蘇故

鄉之敝廬，果絕無損壞乎？我父無恙乎？」
97
日文原著的結局已改為父子團聚，

湯紅紱順水推舟，大力渲染了父子重逢，重續天倫的場面：「忽而驚，忽而疑，

忽而握手相慶，莫可名狀者，非他人，即克祿蘇之老父也。」
98
回歸祖國與回歸

93 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 1 冊，頁 214。日文原文為：「此人
は幼少い時分から、船に乘って遊ぶのが、何より好きでありましたから、何卒自分は航

海者に成って、一生船に乘って暮らし度いと、此事斗り考へて居ましたが、⋯⋯」巖谷

小波：〈無人島大王〉，頁 1-2。
94 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 1 冊，頁 233。
95 同前註，頁 233、287。
96 同前註，頁 214。日文原文為：「阿父さんや阿母さんは、そんな浮雲い事はするなと云
って、如何しても許しませんので、とうとう遂には、兩親に内證で自家を出て、航海者

の仲間に入ってしまひました。」巖谷小波：〈無人島大王〉，頁 2。
97 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 1 冊，頁 287。
98 同前註，頁 308。日文原文為：「丁度三十五年目に、英吉利の自家へ歸りまして、久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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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遂合而為一。顯而易見，譯作凸顯了愛國與孝親的等差，但是又試圖兩全其

美。

眾所周知，無論明治日本的「忠」，還是晚清的「愛國」，均要求國民無條

件服從國家的召喚
99
。湯紅紱以此為標準返觀晚清的文化語境，呈現了女德、夫

婦之倫、父子之倫與國民義務可能的衝突。她一方面建立愛國高於其他倫理關係

的等差，根據「明公理者不必戀私恩」之類論述，她藉以擡高愛國之義的依據，

還是傳統的公私之別。也即是說，「公」天然具有道義上的優勢，「私」則不

然。既然國家佔據了前者，女德、夫妻、父子則相應地退入「私」領域
100
。另一

方面，她其實對女子之貞節、夫妻之情、人子之孝心心念念，因此不斷強調上述

道德觀念與愛國之情相融通。在譯者筆下，男女英雄均高度重視貞節、夫妻情、

父子情，他們義無反顧地為救國而加以割捨，去私就公，恰恰足以證成愛國的道

義性。

四、文類形態的重構：以晚清冒險家傳記與女豪傑傳記為模範

如前所述，湯紅紱從事翻譯，動機在於倡導愛國。在此視野下，也就不難

理解她為何完全無視原著文類形態，將三篇作品改造為體式一致的「短篇小

說」
101
。對於她而言，翻譯小說的使命在於發揮意識形態功能，軍事冒險譚、家

庭講談與童話的文類分別並無意義。問題在於，湯紅紱重塑譯文體式必須有所依

傍，那麼她向何處尋求原型？

在晚清的語境下，可供譯者藉以翻譯域外小說的本土文類主要有兩種：一是

以林紓為代表的「古文」翻譯，承襲自《史記》、《漢書》的敘事傳統。另一類

ぶりで阿父さんに會ひ、手を執り合って、お互ひに無事を賀びましたとさ。」巖谷小

波：〈無人島大王〉，页 83-84。
99 溝口雄三著，鄭靜譯：《中國的公與私．公私》（北京：三聯書店，2011 年），頁 108。

100 同前註，頁 5-88。
101 有趣的是，湯紅紱宣稱自己的翻譯原則是「依樣葫蘆，不敢增減一字」。湯紅紱：〈旅順
雙傑傳序〉，頁 2。湯紅紱在翻譯時也改變了原著的敘事模式。譬如〈旅順土牢之勇士〉
頗多插敘成分，本來的次序是描述旅順土牢的歷史，再敘述大尉被捕情景，補敘其潛入俄

營的緣由，到譯著則是先敘述大尉應徵偷襲俄營，斬殺數人，酣睡時被捕。〈女露兵〉是

按部就班的第三人稱順敘，不過「講談」中大量對話多被譯者轉化為敘事。不過，此類敘

事模式的改編在晚清司空見慣，難以斷定此改動與借鑒評傳體式有無必然連繫。參見陳平

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 35-136。

翻譯、國族、性別—晚清女作家湯紅紱翻譯小說的文化譯寫

-21-



則是白話章回體，延續《水滸傳》、《紅樓夢》等小說的典範
102
。取湯譯小說與

兩者相對照，卻會發現其體式另有所本，參考的乃是晚清冒險家傳記與女豪傑傳

記。眾所周知，晚清中西英雄傳記風靡一時，其中尤以梁啟超開創的新體評傳最

受矚目。此一新文類長於記錄英雄事蹟，倡導英雄崇拜，宣揚愛國精神，梁啟超

著譯的《（近世第一女杰）羅蘭夫人傳》(1902) 之類女傑傳、《意大利建國三傑

傳》(1902) 之類愛國英雄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1903) 之類冒險家傳記皆是

典範。其體式取法明治日本，最突出的特點是夾敘夾議，開篇有緒論，收尾有結

論，敘事過程中也隨處評論時事與人物，而國族論述與女權論述恰恰是此類議論

的主要思想資源
103
。

湯紅紱化用傳記體式譯寫「短篇小說」，明顯是有意為之。一方面，湯譯小

說與晚清傳記頗為相似。就故事來源而言，湯紅紱深知戰爭文學具有傳記性，將

〈旅順土牢之勇士〉與〈女露兵〉合稱作《旅順雙傑傳》，即可顯現她的用心。

就主題而言，湯紅紱著力展示日本兒女英雄、俄國女英雄以及英國航海家的勇氣

與熱情，塑造國民典範，與晚清英雄傳記異曲同工。另一方面，雖然小說被梁啟

超推上「文學之最上乘」的寶座，但是從傳統角度來看，傳記文類的地位依然高

高在上。引評傳入小說，不僅能夠強化譯作的傳記色彩與意識形態功能，更足以

提升其格調。不過，湯紅紱絕非將小說徹底改造為傳記，她主要是在開篇與結尾

處用力。

在小說開篇，湯紅紱的譯寫方式為添加論述文字，以引出小說敘事。此一體

式的來源即是評傳的緒論，功能在於論述傳主展現何種道德精神
104
。湯譯小說亦

步亦趨仿效之，開宗明義建構了小說文本與國族論述、女權論述的關聯。筆者發

現三部譯作的開篇各有所本，其中〈無人島大王〉模仿一九○三年《大陸報》刊

載的冒險家傳記〈支那航海家鄭和傳〉。此傳緒論以中西歷史文化比較為視野，

將鄭和 (1371-1433) 與歐洲探險家相提並論：

今試問世界各國，其最有功於世界之文明者，何國乎？則鮮不曰善航海闢

新地之祖國是已。又試問古今豪傑，其最有功於今世之文明者，何人乎？

102 張麗華：《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興起：以文類形構為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11 年），頁 99-108。

103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頁 129-142。
104 新體評傳的另一特色是敘事過程中的評論，湯譯三小說中以〈旅順土牢之勇士〉最為亦步
亦趨，不斷添加感嘆與評論，〈女露兵〉次之，〈無人島大王〉則偶一為之。至於結論，

湯譯三小說均未作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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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鮮不曰善航海闢新地之冒險家是已。故西班牙、葡萄牙、和蘭、英吉利

諸國，其領土皆露布於全球。哥侖布、汲頓曲諸賢，其聲名皆洋溢乎後

世，此高加索人種之所以自豪於天下者也。
105

事實上，這段緒論又源出梁啟超《張博望班定遠合傳》。梁啟超以設問句開篇：

「古今人物之與世界文明最有關係者何等乎？曰闢新地之豪傑是已。」
106
強調探

險家是推動世界文明進步的功臣，隨後以開闢美洲的哥倫布士（今譯哥倫布），

發現澳洲的伋頓曲（今譯庫克船長, Captain James Cook, 1728-1779），以及探險

非洲的立溫斯敦（今譯利文斯頓,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為代表。如前所

述，梁啟超早就提倡「冒險精神」與冒險小說，他撰寫冒險家傳記，動機亦在於

此。

順著此一思路，湯譯〈無人島大王〉開篇即論述魯濱孫如何承載「冒險精

神」：

波濤數千萬頃，握坤樞而旋轉之，而灌輸五洲之文明，是何耶？曰海，

海。岸然挺身出與波濤戰，與颶飈戰，與暗礁戰，與蠻族戰，與嚴寒酷

暑、毒蛇猛獸、烟瘴疫癘戰，戰而勝則生，不勝則葬波濤，餌魚鱉。是何

耶？曰航海。吾於是披西籍，更僕數航海大家，而哥崙波，而伋頓曲，而

阿麥，而瑪可波羅。彼其攜羅盤，冒百險，精神事業，燦燦焉垂史宬，赫

赫然掛後儒齒頰者，曰此航海家，航海家。讀者諸君，得無傾慕是而遐想

是乎？試與諸君詳克祿蘇軼事。
107

顯而易見，自問自答的設問句與梁啟超的筆墨一脈相承，只是更為繁複。前文

已經論及，開篇的排比亦化用梁啟超〈論進取冒險〉之字句，旨在凸顯航海家

的「冒險精神」。湯紅紱翻譯〈無人島大王〉時，雖然將譯作定位為「冒險

小說」，卻未與家喻戶曉的《魯濱孫飄流記》相聯繫。她將主人公譯作「克祿

蘇」，與哥倫布等歷史人物相提並論，彰顯的是中西冒險家傳記的影響。經過此

番改造，〈無人島大王〉幾乎等於一部〈克祿蘇傳〉。

〈旅順土牢之勇士〉主人公雖非航海家，但湯紅紱大體沿用了〈無人島大

王〉緒論的結構，只是以「尚武精神」替代了「冒險」：

105 佚名：〈支那航海家鄭和傳〉，《大陸報》第 11 期（1903 年 9 月），頁 15。
106 梁啟超：《張博望班定遠合傳》，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專集之五》（上海：中華書局，

1936 年），頁 1。
107 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 1 冊，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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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俄戰事開，而忠勇義士麇聚蠭起，拼性命，薄血肉，出入硝煙彈雨

中，以博一死。死之烈者，不於海則於陸，墮危崖，葬絕壑，斷頭折臂，

剜腹流腸。故自旅順包圍以來，以戰鬭死，以偵探死，以疾疫死者，不勝

僂指數。而獨有一奇偉之日本男兒，拼萬死，留一生，日錮於懸崖絕壁、

腥風血雨中，與嚴塞戰，與穢氣戰，與毒蛇猛獸戰，閱數月而志氣不稍

挫，又復雄心勃勃，靜睨戰機，曾不旋踵，而大功立，而盛名傳，吾故迻

譯之，而欲使頑夫廉，懦夫立，舉天下而聞風興起也。翳何人？翳何人？

則吾所崇拜之土牢勇士是。
108

日文原著開頭簡單介紹寫作小說的緣起，即日俄戰爭期間愛國勇士事蹟提供了大

量素材。譯者則添加緒論，論述主人公展現的道德意義，引出下文。湯紅紱點出

「忠勇義士」，不過主要還是就「勇」立論。在她看來，佐賀大尉與哥倫布、魯

濱孫之類航海家並無不同，航海家因其「冒險精神」而征服變化莫測的大海，軍

人則憑藉「尚武精神」迎擊戰場上的敵人。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她再度套用梁啟

超的排比句式，「與嚴塞戰，與穢氣戰，與毒蛇猛獸戰」，闡釋「尚武精神」。

雖然湯紅紱頗為重視女英雄凜子，但是〈旅順土牢之勇士〉緒論僅就男勇士

立論。這一遺憾在〈女露兵〉的開篇得到彌補。她將哈拉冬與花木蘭相提並論，

應該是受到〈記俄女恰勒吞事〉啟發。不過該傳並非評傳體，就體式而言，〈女

露兵〉緒論乃是受到《女子世界》所刊女豪傑評傳的影響。此處不妨以柳亞子的

〈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作為參照：

長宵載夢，歷太平洋而西，神游於文明之歐美，放眼其莊嚴燦爛之國土，

有物焉。胚胎於風俗，字育於政教，發達於歷史，近之不可得而即，遠之

不可得而避。而矗然植然，與百丈之國旗、千丈之紀念塔，掩映於無形之

間。曰民族主義焉，曰尚武精神焉，曰軍國民資格焉，吾腦筋為之震動，

吾靈魂為之搖盪，吾感情為之影響而激昂。茫乎！微乎！不知身之何在。

鶡旦一鳴，好夢初覺。起視祖國，沈沈若死。讀杜老兵車之行，吟王瀚凉

州之曲，黷武窮兵，訾為失德，擐甲禦戎，引為（寄）〔奇〕痛。蓋車鈴

駟鐵之風，淪胥也久矣。鬚眉如此，遑論巾幗。嗚呼！弱蟲弱蟲！
109

《女子世界》推崇女豪傑，刊載了大量相關傳記，既是對梁啟超翻譯外國女傑傳

108 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 1-2。
109 亞廬（柳亞子）：〈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女子世界》第 3 期（1904 年 3 月）， 
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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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繼承與回應，也是重新闡釋傳統資源的嘗試。柳亞子此傳旨在以花木蘭為模

範，重振女子的「尚武精神」、「軍國民資格」。正是在此思路下，唐詩中批判

窮兵黷武的詩作被視為中國文弱的根源。

揆之以〈旅順雙傑傳序〉，我們會發現湯紅紱對翻譯小說的定位與柳亞子對

傳記功能的設定完全相同。所以在〈女露兵〉開篇，譯者借鑒了柳亞子所作緒論

的思路：

吾讀李華〈弔古戰場文〉而悄然悲，吾讀〈木蘭從軍歌〉而奮然壯。李華

之文，悲矣！麗矣！然而一披讀，則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勢必率全國

人而流於文弱驕奢之一途。若夫木蘭，一女子耳，目不識鋒鏑，耳不聞鼙

鼓，身不習矛戟，獨能以躬代父，萬里從戎，買馬配鞍，釋笄而弁，閱幾

許之艱難辛苦，而同伴不及察，七尺鬚眉，得無愧煞？此所謂巾幗中之錚

錚者耶？至若梁夫人親執桴鼓，秦良玉躬冒矢石，亦足為深閨吐氣，而俱

不如木蘭之悲壯之雄奇。不謂事閱數千載，竟有以閨閣之深情，效孟堅之

投筆，其悲壯雄奇，若與我國木蘭相頡頏，而捐軀之烈，從戎之苦，且或

過之。斯何人耶？則吾所崇拜所迻譯之女露兵是。
110

湯紅紱此處沒有直接引用國族論述，而是論述傳統詩文對於國民精神的影響，分

別以〈弔古戰場文〉與〈木蘭辭〉作為正反面例子，將花木蘭與俄國女英雄相

提並論。湯紅紱隨後提及了梁紅玉、秦良玉等女軍人，她們的傳記也在《女子

世界》等期刊上反復出現，在金天翮 (1874-1947)《女界鐘》(1903)、秋瑾 (1875-

1907)《精衛石》(1905) 等著作中穿梭往來，與羅蘭夫人 (Madame Roland, 1754-

1793) 等西方女性一並成為晚清女權論述崇尚的女豪傑典範111
。就旨趣而言，湯

譯〈女露兵〉與晚清的女豪傑傳其實異曲同工。

除此之外，湯紅紱也為三篇小說添加了額外的結尾，記敘社會各界（尤其是

新聞界）對於英雄功業的反響。這一寫法並無傳記體式上的來源，而是自出機杼

地化用傳記的精神意涵，以強化小說的傳記性質與新聞價值。〈旅順土牢之勇

士〉原著以佐賀大尉、凜子回歸日軍軍營結束，湯紅紱則虛構了兩人返國後萬眾

歡迎的情節：

於是攻陷旅順之捷書達東京，自朝廷以至庶民，莫不懸燈慶祝，如癡如

110 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 1-2。
111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73、136、167-168；《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
頁 54-58；Joan Judge,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pp. 15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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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閱數日，梶川少佐又送大尉等回日本，軍樂震天，傳為盛事。及至東

京，而萬民之來瞻大尉、凜子者，莫不花圈以迎之，揮巾以送之，開會以

歡迎之，攝影以傳佈之。而全國之新聞記者，亦復珥筆以詳其事實，載之

報端。而一時上上下下、老老幼幼，莫不相率而高呼曰：「佐賀萬歲！梶

川凜子萬歲！」
112

日人舉國慶祝旅順大捷，歡迎勇士凱旋的場景，湯紅紱即使不曾親身目睹，也會

經由《日露戰爭實記》等雜誌的報道有所耳聞。此結尾自然是譯者虛構，卻藉此

坐實大尉與凜子的事蹟有據可循。

湯譯〈女露兵〉的結尾大同小異。譯者運用想象力描摹哈拉冬盛大的葬禮與

民眾的反應：「會葬之期，花圈以百計，送者以千計，沿途聚觀者以萬億計。」

又參照歷史事實，記錄了新聞媒體的熱烈反響：「日俄兩國之報紙，競探得其

生平之事蹟，若何而尋夫，若何而改裝，若何而勇戰。報紙一載，莫不先覩為

快。」
113
譯者屢次強調新聞媒體對於英雄事蹟的宣傳，足見她對日俄戰爭時期的

戰爭報導雜誌印象之深刻。

湯譯〈無人島大王〉不僅沿襲前述兩篇的譯寫手法，還宣稱小說源自魯濱孫

自傳：

至翌日，倫敦喧傳克祿蘇事，親友來賀，鄰人來謁，報館訪事來晤談，採

其事編為游記，逐日登載。克復以親歷之跡，自著一書，上之文部。文

部取其事，足為國民礪精神，振志氣，迺特廣為傳播於全國。而各國聞

之，競相迻譯。閱數百年，即東亞大陸，亦莫不稱頌克祿蘇之為大航海家

云。
114

此處譯者對〈無人島大王〉成書經過的描述，完全與事實相背離。眾所周知，

《魯濱孫漂流記》為笛福 (Daniel Defoe, 1660-1731) 創作的小說，魯濱孫只是虛

構的主人公，絕非小說作者。湯紅紱此處視之為自傳，很可能受到櫻井忠溫《肉

彈》的影響。櫻井忠溫借自傳體小說宣揚「忠勇」精神，可謂「以親歷之跡，

自著一書」。書稿完成後，軍政要人乃木希典 (1849-1912)、大隈重信 (1838-

1922)、大山巖 (1842-1916) 都紛紛作序，該書甚至被送達明治天皇(1852-1912)手

中，日本媒體也極力宣傳，官民配合默契，將其打造為宣傳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

112 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 29。
113 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 31。
114 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 1 冊，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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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科書」，可謂「廣為傳播於全國」。與此同時，該書被譯成英文等多種

文字，正是「各國聞之，競相迻譯」
115
。

值得注意的是，湯紅紱在〈女露兵〉結尾引入了另一種譯寫手法，添加了一

段哈拉冬的「墓表之文」。事實上，這篇小傳也有模本，經筆者爬梳，發現其結

構與措辭套用了徐自華 (1873-1935) 所撰〈鑑湖女俠秋君墓表〉(1908)：

君諱瑾，字璿卿，又字競雄，自號鑑湖女俠，越之山陰人也。家世仕宦。

少長閩中，復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生平忼爽明決，意氣自雄，讀書

敏悟，為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為人。豐貌英

美，嫻於辭令；高譚雄辯，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迕，居常輒逃於酒。然

沉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故浙大吏謂君同

黨，遽殺之，時六月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烏虖慘已！迹其行事，不拘

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理法，然其本衷，殊甚端謹；在

稠人廣座，論議鋒發，志節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

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逾者也。徒以鋒棱未斂，畏忌者

半。烏虖！此君之所以死歟？嘗生子女各一，今在湘中。後七閱月，石門

徐自華，哀其獄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終，為約

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橋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後世，俾知莫須

有事，固非徒南宋為然；而尚想其烈，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

與岳王墳同不朽云。謹表。
116

秋瑾於一九○七年七月十五日被害，她的死訊在晚清中國激發廣泛迴響，報章輿

論、故友親朋與文人雅士合力展示了一位一心救國卻含冤而死的女傑形象
117
。徐

自華為秋瑾摯友，她的〈鑑湖女俠秋君墓表〉著重刻畫秋瑾任俠尚氣的性格，感

慨其含冤辭世，期待其聲名「不朽」。雖然此文延續了傳統墓表的體式，但就內

容而言，亦可稱之為晚清女豪傑傳記。

湯紅紱原籍杭州，一九○七年秋由日本返國，正值各界人士悼念秋瑾之際。

作為同樣熱心於救國的新女性，她關注著秋瑾之死。而借秋瑾的墓表演繹俄國女

勇士的事蹟，顯示譯者認為兩人愛國熱情足以等量齊觀：

115 關於明治日本打造《肉彈》經典地位的描述，參見董炳月：《「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
現代文學關係研究》，頁 79-84。

116 郭延禮編校：《徐自華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14-16。
117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28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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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諱哈拉冬，俄之木司科窪人也。家世仕（官）〔宦〕，幼失怙恃，嘗依

伯父某，肄業於俄京某女學校，畢業後，適同邑哈露氏。生平豪爽明決，

顧盼自雄，尤好虛無黨，慕蘇非亞之為人。豐貌英美，工於詞令，處俄舊

京時，常苦伯父壓制，與哈露氏東來哈爾賓，隱身商界，逑好甚敦。⋯⋯

最後君以全力之防禦，受日軍猛烈之砲彈，絕世英雄，遂以長逝，時十二

月廿九日也。嗚呼慘已！跡其行事，類多英敏勤懇，故雖託身商界，無

不藹然與人以可親者。第性情貞烈，志節矯然，雖在軍中，人轍敬禮之，

曾不旋踵，乃卒殞於無情之砲彈，誠可痛哉！為約旅順俄國軍人百餘人，

卜地松樹山麓，葬焉。用表其墓，以告世界之軍人，並以告世界之女子，

俾知捐軀報國之事。而尚想其烈，永垂不朽，且使奉為千古之儀型云。謹

表。
118

徐自華筆下的秋瑾極具女俠氣概，哈拉冬小傳受制於範本，只得忽略對「良妻賢

母」形象的描述，愈發突出其女豪傑的面向。較之秋瑾墓表，哈拉冬小傳的不同

之處亦值得注意。一是「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為人」改為「尤好虛無黨，

慕蘇非亞之為人」，譯者將晚清中國家喻戶曉的俄國女虛無黨人蘇菲亞 (Сóфья 

Львóвна Перóвская, 1853-1881) 塑造為哈拉冬的偶像119
，在增加異國情調的同

時，也試圖掩蓋仿寫的痕跡。另一處是「俾知莫須有事」改為「俾知捐軀報國之

事」，徐自華懾於文網，未能明言秋瑾之死的意義，湯紅紱則藉稱頌哈拉冬，表

達對秋瑾的敬意。

在湯紅紱筆下，無論大尉、凜子、哈拉冬、魯濱孫，其事蹟均藉助新聞媒體

廣為流傳，享有當下的聲名。然而她並不滿足，進而期待愛國英雄永垂不朽。

譯者對哈拉冬墓表之文如是評論：「嗚呼！如是哈拉冬死猶不死矣。」
120
與此同

時，她又讚嘆魯濱孫自傳流行數百年。可見在她心中，較之於小說，傳記才是令

英雄之名傳之久遠的文類。譯者利用小說的虛構性，增加評傳緒論，又設計結

尾，添加墓表，皆旨在強化小說的傳記性，如此孜孜以求，豈不正是為了令小說

承擔傳記的功能？對照前節的分析，英雄為愛國而犧牲貞操、夫婦之情、父子之

情，代價無以復加，那麼名垂史冊應該是對他／她們最大的補償。如此看來，在

118 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 31-33。
119 Ying Hu,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06-152.
120 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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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思維深處，倡導不惜一切為國獻身的動力，其實源自傳統中國人名垂青史的

願望。

五、結語

《愛國英雄小說》所收〈旅順土牢之勇士〉結尾附有吳綺緣一段評論，凸顯

了湯紅紱翻譯小說的歷史意義：

清才博學，在吾國女子中亦復不鮮，然所習者多詞章藻繢之學耳。間治說

部，亦多言情之作，徒令人蕩氣廻腸，於世了無裨益。乃紅紱女士所譯述

者，率為愛國之作，差能力反前弊。即文筆雖未盡純，亦頗整整可觀，聊

誌數語，以當欽佩。
121

吳綺緣以後見之明，敏銳地觀察到從閨秀到女作家的轉型，湯紅紱適逢其會。可

惜我們無法瞭解她是否長於詞章，但她曾於《民呼日報》刊登花鳥畫作，隱隱

透出閨秀的素養。在吳綺緣看來，湯紅紱之所以重要，在於掙脫此一傳統，投身

「小說界革命」，藉小說宣揚愛國精神。不過，吳綺緣對湯紅紱的生平一無所

知，對譯作的來龍去脈缺乏瞭解，也就難以洞察翻譯小說背後的幽微曲折。

經由前文的分析，我們得以超越吳綺緣的視野，揭示湯紅紱翻譯小說文化譯

寫的豐富內涵。首先，從跨文化翻譯的角度來看，湯紅紱游走於中日文學文化之

間，但每每以晚清的文化語境為依歸，體現了文化調和的立場。她投身小說翻譯

事業，無論譯書的動機還是作品選擇，既由於日本戰爭文學熱潮的吸引，更受到

晚清「小說界革命」與「女界革命」的引導。在譯寫並闡釋明治日本的「忠勇」

精神時，無論梁啟超等人的國族論述，還是以《女子世界》為代表的女權論述，

抑或是傳統文學與儒家思想，皆是她心心念念的對話對象。對於原著的文類形

態，她明顯無心移植，而是受到傳記熱潮啟發，化用晚清冒險家傳記、女豪傑傳

記重構小說體式，強化其傳記性與意識形態功能，提升其文類地位。湯譯小說雖

未開拓出原創性思想與文學技法，但融會了明治日本與晚清中國的諸多文學、思

想、文化潮流，展現了它們的內在關聯。

其次，具體審視湯譯小說的國族思想，我們發現身處過渡時代的譯者依違於

傳統與新潮之間，又往往藉助傳統思維，促成傳統的改造。她在小說中闡發「尚

121 王瀛洲編輯，吳綺緣評點：《愛國英雄小史》，下編，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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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精神」、「冒險精神」與愛國思想時，屢屢參考儒家道德觀念，與之對話。她

極力推崇愛國，不惜以貞操、夫婦之情、父子之情為代價，但是突出此類原作並

未凸顯的倫理矛盾來塑造英雄形象，恰恰反映譯者內心中對傳統道德夙夜難忘。

而譯者筆下的英雄既然對於儒家道德難以割捨，他們主動犧牲、去私就公的行

為，也就更具道義性。至於她屢屢突出小說的傳記色彩，強調筆下男英雄、女豪

傑因愛國之思而名垂青史，既是對他／她們承受犧牲的補償，也流露出譯者對於

留名的執念。由此可見，儒家道德與傳統思維經由轉化，足以成為愛國的動力。

最後，從性別的角度思考湯譯小說，我們觀察到女權論述與國族論述之間的

張力。湯紅紱在日本接受女子師範教育，卻並不完全認同「良妻賢母」的論述，

而是更青睞流行於晚清中國的女豪傑典範。為此，她著力重塑凜子、哈拉冬的女

傑形象，倡導不惜代價為國犧牲，兩人或是捨棄貞操，或是付出生命，因而留名

青史。雖然身為新女性或是女軍人，可是她們依然保留了傳統的性別角色—凜

子藉色誘建功，哈拉冬履行良妻的義務。由此看來，國族主義的興起為女子提供

了名垂史冊，與男性比肩的契機，但相對於男子，愛國女性義務更繁重，犧牲更

沉痛。她們必須承擔文化傳統、國民義務加諸身上的重重艱難。一言以蔽之，湯

紅紱不僅渲染了永垂不朽的誘惑，也暗示了此一誘惑的代價；湯譯小說不僅呈現

了女性與國族、愛情與救國、貞操與愛國的糾葛，也參與開啟了此類文學書寫的

潮流。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五十期

-30-



翻譯、國族、性別
—晚清女作家湯紅紱翻譯小說的文化譯寫

崔文東

本文以晚清女作家湯紅紱的三部短篇小說譯作〈旅順土牢之勇士〉、〈女露

兵〉與〈無人島大王〉 中心，從文化潮流的融合、道德觀念的調和與文類形態的

重構等方面考察譯者的文化譯寫實踐。湯紅紱深受明治日本戰爭文學與晚清「小

說界革命」、「女界革命」等文化潮流影響，倡導藉翻譯小說宣揚愛國精神。 切

合晚清文化語境，湯紅紱在翻譯時著力調和原著英雄展現的「忠勇」道德觀念與

晚清國族論述、女權論述以及儒家思想，以樹立國民道德典範。與此同時，湯

紅紱無視原著的文類區別，化用晚清冒險家傳記與女豪傑傳記，重構譯文形式特

徵，突出譯作的傳記性，期待 男女英雄贏得不朽聲名。由此看來，湯紅紱的文

化譯寫展示了晚清中國與明治日本、傳統與現代、性別與國族之間的張力。

關鍵詞：翻譯　國族　性別　晚清女作家　文化譯寫　明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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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Nation, and Gender:
Cultural Adaptations in Short Stories Translated by the 

Late-Qing Writer Tang Hongfu

CUI Wendo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ultural adaptations in the late-Qing writer Tang Hongfu’s 
translations of three short stories, “The Warrior in the Cage of Port Arthur,” “The 
Russian Woman Soldier,” and “The King of a Deserted Island.” Inspired by highly 
politicized cultural trends, including Meiji Japanese war literature, the late-Qing fiction 
revoluti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the role of women, Tang launched her translation 
project with the belief that fiction could promote nationalist ideas among Chinese 
readers. Motivated to contribute to China’s cultural renovation, on the one hand, Tang 
accommodated indigenous discourse on nationalism, women’s rights, and Confucian 
ethics in her portrayal of male and female heroes who were originally the embodiment 
of the virtues of “loyalty and valor” in the Meiji Japanese context. On the other hand, 
Tang, showing no interest in the diverse generic features of the Japanese originals, 
reconfigured the translated texts by assimilating them to the structure of late-Qing 
biographies of male adventurers and female heroes, in the hope of authenticating the 
protagonists’ identities and winning them everlasting fame. In so doing, Tang’s cultural 
adaptations manifest the tensions between late-Qing China and Meiji Japa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gender and n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nation      gender      late-Qing women writers		
cultural adaptation      Meiji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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